


一九四二年腊月，邯郸城外的北张庄被一层薄雪盖得灰白。天没亮，十五岁的放羊
娃张满仓赶着三只山羊出村，他娘把两个杂面饼子塞进他怀里，低声说：“顺着滏阳河
走，别回头。”满仓把羊鞭插在腰后，饼子贴着胸口，像揣着一团火。河堤上的枯草挂
着霜，踩上去嚓嚓响。他刚拐过芦苇丛，就看见堤下躺着个人，黑棉袄被血洌成紫块，
左胳膊只剩半截，雪上汪着一滩红。那人听见脚步声，猛地抬头，眼白里全是血丝，右
手却死死攥着一把盒子枪。

满仓吓得往后一仰，山羊咩咩地顶他后腿。那人喘得像破风箱：“小兄弟，我是八
路军，姓赵，三连的。”他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，“后面炮楼里的二鬼子追我，劳驾把
我藏起来。”满仓想起娘常说的“鬼子来，杀全家”，直啰嗦。可赵连长眼里的光让他
想起爹被鬼子抓走后，娘夜里哭肿的眼睛。他解下羊鞭，把三只羊赶到赵连长身边，羊
粪蛋子噗噗落在雪里，盖住了血迹。

满仓脱下自己的破棉
袄，给赵连长套上，又把
他那只断胳膊塞进怀里。
赵连长咬牙说：“往东三
里，有片枣树林，林子里
有口枯井，井壁上有半块
松砖，砖后是地道口。”
满 仓 把 杂 面 饼 子 掰 成 两
半，大的塞给赵连长，自
己啃小的，咸腥的血味混

着饼渣子咽进肚。他赶着
羊，让赵连长装成瘸腿羊
倌，两人一拐一拐往枣树
林走。身后突然传来摩托
声，满仓回头，看见三个
伪军端着枪沿河堤追来，
刺刀在雾里闪着青光。

枣树林的枯井口被雪
埋 了 半 边 ， 井 沿 结 着 冰
碴。满仓先把羊赶下井，
山羊踩着井壁凸出的砖缝，像下楼梯似的。赵连长用牙咬住皮带，单手扒着井绳滑下去。满仓最后跳下去
时，伪军的电筒光已经扫过井口。井底黑得伸手不见五指，羊在角落里咩咩叫。满仓摸到那块松砖，用力一
推，砖后露出半人高的洞口，潮腥的土味扑面而来。赵连长用枪托敲敲洞壁，里面传来三声鹧鸪叫，接着一
盏豆油灯亮起来，灯下是村东头做豆腐的李老汉。

地道里挤着七八个乡亲，有抱孩子的媳妇，也有拄拐的老头。李老汉把赵连长扶到干草上，用盐水洗他
的断臂，疼得赵连长把羊鞭咬成了两截。满仓蹲在角落，听见头顶传来伪军皮靴踩雪的声音，还有人骂：
“小崽子跑哪去了？”娘的声音忽然在黑暗里响起：“满仓，别怕。”原来娘见满仓迟迟不回，顺着河找过
来，被李老汉拉进地道。娘把满仓搂进怀里，他闻到娘身上熟悉

的柴火味，眼泪一下子涌出来。
天亮前，李老汉说炮楼里的伪军要换岗，是送赵

连长出村的空档。娘把自家唯一一床棉被撕成条，给
赵连长包好伤口。满仓把羊鞭塞给赵连长：“你拿
着，防身。”赵连长用右手摸摸他的头：“鞭子赶
羊，枪打鬼子，咱俩都算数。”地道另一头通向村外
的坟地，坟头雪堆里插着白幡。赵连长钻出地道时，
回头对满仓笑了笑，那笑容像雪里突然开的一朵红
花。

三天后，炮楼被八路军端了。满仓在村口看见战
士们押着伪军经过，赵连长骑在马上，左臂空袖管在
风中飘。他下马走到满仓跟前，从怀里掏出那把盒子
枪，枪柄上刻着“抗联”两个小字。赵连长说：“这
把枪沾过鬼子的血，现在归你了。等你长大，用它护
着咱滏阳河。”满仓接过枪，沉甸甸的，像接过一条
命。

又过了十年，邯郸解放。满仓成了区里的民兵队
长，那把盒子枪一直别在他腰上。每年腊月二十三，
他都要去北张庄的枣树林，给枯井口添块新砖。井沿
边的枣树已经碗口粗，树皮上刻着一道道刀痕，像无
数张开的嘴，在风里讲着当年的雪与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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